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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钓鱼
我从小就对钓鱼特别感兴趣，但不知道什么原

因，父亲对此总是持反对态度。
直到上中学之后，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父亲才

勉强同意，但严格规定：一不准下水；二不准超过两个
小时。日子过得很快，我长得又高又壮实了，但父亲的
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母亲强拉了他去医院检查，结
果吓人一跳，原来是患上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

父亲说他很想喝鲜鱼汤，而且要野生的，这正是
我的强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提起鱼竿跑到河边，心
里急喊着：“鱼儿，鱼儿快上钩。”终于，漂猛沉下去了，
一条大红鲤鱼被钓了上来，我急忙拿回家，让母亲给
父亲煮汤。父亲喝了鲜鱼汤后，果然精神好了许多。

几天后，父亲把我拉到他身旁说：“孩子，你能带
爸爸去钓一次鱼吗?”我愣住了，不知怎么好。母亲急
忙说：“你就带爸爸去吧！”我点点头。

到了河边，使我吃惊的是，父亲上鱼饵、抛竿等一
气呵成，竟然全然一副一个多年垂钓老手的动作。我
们父子俩第一次坐在河边一起钓鱼，我感到特别高
兴，但我还是不敢问父亲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钓鱼，
后来又不再钓了的。

终于，父亲的竿上鱼了，而且看起来个头儿还不
小，遛了半天还不见鱼头露出来。我高兴地说：“爸爸，
肯定是个大家伙！”父亲也一边随声附和着，一边用手
紧紧地握着鱼竿，在众多钓友的目光中移前移后、慢
慢地遛着鱼，我则在一旁拿着抄网随着父亲跑来跑
去。

鱼儿终于被乖乖地打入抄网里，父亲脸上写满笑
容。这还是自从父亲检查出来病后第一次这么开心，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父亲拿着毛巾卸完鱼后，还不住地朝鱼网里看，
嘴里喃喃地说：“这比我年轻时钓的最大的鱼还要大
的多！”我赶紧问道：“爸爸，你年轻时也爱钓鱼？”
“是啊，瘾还不小呢，只是……唉！”父亲刚说了一

句便又别过眼，脸色由晴急转阴。我忽然觉得我的话
也许勾起了父亲的伤心事，父亲心里可能有他自己难
言的苦衷。为了让父亲多一些开心，我连忙给他递过
茶杯，又扶他躺在躺椅上，过了一会儿父亲睡着了。

自从我们父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钓鱼之后不
久，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安葬完了父亲之后，母
亲才告诉我，父亲孪生兄弟两个，父亲是老大，少年时
很爱钓鱼，一次带着弟弟去钓鱼时。谁知父亲只顾了
一门心思钓鱼，忘了照看好弟弟，结果弟弟不小心滑
到了河里，就再也没有找回来。从此，父亲发誓不再钓
鱼。
“那次和你一起去钓鱼，那是你的父亲感觉到来

日无多了啊！”母亲幽幽地说，不由地用衣襟擦了擦已
经湿润的双眼。

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愿意提起钓鱼的事
情，因为那是他心底的一处无法抚平的暗伤。但使我
至今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有生之年，终于
陪他老人家钓了一回鱼、而且钓上了他平生最大的一
条鱼。从此以后，一想起父亲的那次遭遇，我也再没有
钓过鱼。

现在，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想，即使父亲
在遥远的天国，如果想起我们父子俩的那次钓鱼，也
许还会喜形于色吧！ 文/叶 柄

小时候最巴望的是过
年，除了馋肉吃，还可以玩
鞭炮、放烟花。

那年过年，父亲割了
5斤肉。一笼肉包子冒着
香气，我馋巴巴地一股脑
吃了两个大肉包子，父亲
取笑我：“不知饥饱的傻
孩子。”大年三十那天，贴
上对联，母亲又在忙着包
饺子，邻里断断续续的开
始放鞭炮。母亲煮熟饺
子，父亲开始放鞭炮，刚
点着噼哩啪啦响了几下
就没有声儿了。我问：“咋
不响了？”父亲说：“只买
了个小鞭，意思意思就行
了。”

大年过后，从初八到
十五，街上每天有叫卖
声。各种玩的吃的，方方

圆圆的灯笼，一串串红红
的山楂，精致的玩具……
听着卖主的吆喝声，我都
觉得过瘾。令我最感兴趣
的莫过于烟花，那些大大
小小的彩珠筒，天女散花
等等。装烟花的人也进村
了，他的驴车上装满了大
大小小的泥窝。大人小孩
儿拥挤在摊位前，我朝家
跑去，朝父亲磨叽半天也
没要到钱。父亲嘟着嘴
说：“眼下正是青黄不接
的时候，咱没那个闲钱。”
我只得空手上街。做泥窝
的匠人，一刻不停地忙
活，只要报出装几斤的烟
花，匠人很快就把一个泥
窝装好。大伙儿不住嘴地
夸：“这么麻利，烟花放起
来肯定好看。”我直勾勾

地看着买到泥窝的孩子，
羡慕极了，趁匠人没注
意，我钻进人堆，将箱子
外面一个小泥窝迅速抱
起来，揣在袄里悄悄地溜
回家去。

我躲进羊圈用羊草
将泥窝埋起来，不知怎的
被父亲发现了，他揪住
我，将鞋脱掉，朝我的屁
股上狠狠打来。我捂着屁
股满地打滚儿，他也没有
停手，我哭得更凶，朝他
嚷：“不给我买，还好意思
打我？”父亲的手颤抖着，
穿上鞋拉着我朝外走，父
亲跟卖泥窝的人讲了实
情。我颜面扫地，捂着脸
继续哭闹。卖泥窝的人
知道了事情原委，怔了
怔说：“小孩儿犯错是常

事，何必这样凶孩子。”
平常不爱说话的父亲，
回道：“穷，也得挺直腰
板，不能干那偷鸡摸狗
的事。”

父亲将衣服兜翻遍，
凑了四块五给了人家，卖
泥窝的人只收了两块五。
回家后，父亲关了我半天
禁闭。我饿得头晕眼花承
认自己错了，父亲才放我
出来，吃饭前，爹说：“爹
没钱给你买泥窝，你也不
能去偷别人的，有本事，
就把书念好，想要啥凭自
己本事去挣回来。”

若干年后，日子越过
越好，但我仍然记得那次
挨打的经历，仍然记得父
亲那句话：挺直腰板做人！

文/王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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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躺柜这个物件，
现在的很多人一定很陌
生，那是六七十年代普通
中国家庭的镇宅之宝，每
到一户家里最醒目、最值
钱的家具大概就是它了。
躺柜顾名思义，就是宽而
矮的大木头柜子，大致的
样子就像立柜躺倒在地
上。一般都要涂上红色或
黄色的油漆，或者再找个
画匠画上花鸟、寿桃、人物
等寓意吉祥的图案，在柜
子顶部1/2处开缝安装柜
门，再配上显眼的铁质或
铜质的扣环，可以上锁，取
放东西柜门是要向上开
的。那时的躺柜很重要，凡
是自认为贵重的东西都要
放在里面，包括衣服、现
金、粮票、布票以及稀罕的
食物。现在偶尔在电视里
还能依稀看见它的影子，
每每看见它我便想起姥姥
家的红躺柜，那是我魂牵
梦绕的童年记忆……

我小时候，爸爸妈妈
都是小镇上的老师，那里
没有幼儿园，于是就把我
送到姥姥家。姥姥家在准
葛尔旗德胜西乡的一个小
村庄。一进家门，除了有两
个大缸之外，映入眼帘就
是那个红色的上面有图案

的大躺柜。那时的农村除
了夏天可以吃到桃、杏和
瓜之外，再没有任何的零
食可以吃。妈妈时不时会
买点饼干送到姥姥家，饼
干就放在那个红躺柜里，
那时的饼干是多么奢侈的
美味佳肴呀！不是想吃就
能吃，是一天或两天才能
吃到一小片儿，吃也舍不
得大口嚼着吃，是两根手
指拍着饼干的中心，饼干
放在牙齿上边转边刮，饼
干香甜的粉末落在嘴里，
那叫一个香啊！每次刮完
一片我就会眼晴盯着这个
红躺柜，苦思冥想它里面
还有多少饼干。

等到快要过年的时
候，姥姥会从红躺柜里取

出一块花布，给我做个棉
袄外罩，穿上美极了。当时
年龄太小，只是觉得这个
红躺柜好神奇，不仅有好
吃的，还有漂亮的花布，不
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意想不
到的惊喜等着我去发现，
越发对它感兴趣了。看到
姥姥和二姨每天拿着抹布
小心翼翼擦拭它，我更是
对它充满了好奇。直到有
一次，我感冒了，躺在炕
上，哭着喊着想要吃饼干，
于是二姨就站在小板凳
上，掀开盖子，把头深深地
扎在柜子里，那个情形貌
似柜子深不见底，像要在
井底捞一样，我急急忙忙
爬过去，看到的情形和我
想象中简直天壤之别，只

见箱子底下放着叠得整整
齐齐的几件出远门才穿的
衣物，在一个角上有两包
饼干，偌大的柜子看上去
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里有
点失望。以后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也慢慢懂得了，妈
妈买给我的饼干，二姨虽
然只大我5岁但她从来不
吃，过年的花布外罩也不
是姥姥魔术般变出来的，
是辛苦劳动所得。在我眼
里这个红色柜子也越来越
失去了神秘感，它只是普
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件家
具而已，而它带给我的却
是暖暖的亲情和童年五彩
缤纷的点点滴滴。

后来随着姥姥居住的
村子整体移民，搬家的时
候由于红躺柜体积太大而
且太过陈旧，就永远留在
那个屋子里了。现在搬离
那里已经有十多年了，我
也再没有回去过，90岁高
龄的姥姥时常说起老家的
房子，门前的杏树和那个
估计早已埋在泥土里的红
躺柜。我也时常想起那个
村子、那里的人、那里的
事，心里总是有种莫名的
伤感和留恋，其实那是永
远难以割舍的记忆。

文/李丽芬

红躺柜

那次挨打

草上飞


